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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伍傳道 

掙扎傷害： 

 

參加了拉法基金的情緒四重奏 level I 課程，初時都不覺得有甚麼會令

我震撼的地方。因為若說情緒到現在，我自以為都算是穩定了；若說

甚麼傷害，那倒是有的，人生最重的傷害，或許這樣說最大的挫敗，

要算是 09年當我神學畢業後，發生了一件事情，導致我只做了四個半

月新傳道便要請辭的遭遇，當我的朋友聽罷都曾說，我沒有倒下來倒

算是神蹟了！我就一直認為那就是我要處理的傷口，直至我參加了拉

發基金的課程，我發現傷害的事卻不止這宗，還有些隱藏了。 

 

 

2003年我放下工作進入了香港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作兩年全時間的佈

道訓練，學成後，我進入了神學院接受另四年的學習，六年來我都忙

於受訓與實習，由星期一至星期日都十分忙碌。當讀至最後的兩年，

父母相繼因病不斷進出醫院。我是來自一個單親破碎的家庭，父母早

於在我 15歲時已分開了，我還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已婚家姐，因此我婚

後一直與母親同住，直至她離世前的兩年才住進老人院去。 

 

 

2009年的六月當我終於等到了神學院最後一天打掃日時，我還跟同學

說好了過完這一天，我就有更多的自由時間可以陪伴一下我患重病的

爸爸了，話剛說完，電話鈴聲響起說父親病危了，須立刻去醫院，當

我去到醫院他已不太能夠說話了，結果兩天後離世了。 

 

 



父親離世後的半年，我母親的病情已很反覆。在神學生涯的最後一

年，我蒙主帶領去了一所既小又資源缺乏的教會作實習，畢業後受感

在那裡牧會。連同實習與牧會，共一年零四個多月，都忠心努力地事

奉、牧養、作工…..。這所教會只得五六十人，當中老中青幼均要照

顧，但我從不會覺辛苦。我實習時這教會的青少年團契只有三四人，

到我上任時青少年團契最高峰連同導師已有廿七、八人了，於是就在

母親病重時，我為要兼顧繁重的教會事奉，有時只得匆匆趕去醫院，

又匆匆趕回教會，十分次辛苦。 

 

 

2009年 12月 23日我需要進入伊利沙伯醫院割除纖維瘤，翌日是教會

的平安夜佈道會，手術後我沒有放病假便如常出席佈道會打點一切，

因為那天請了我神學院的佈道團來為我們主領整晚的聚會；接著翌日

25-28四日三夜是教會的冬令會，我更沒有請假便進入令會，因為我有

很多工作在身上。 

 

 

當時我知道自己很忙碌，於是在 23號之前我去過醫院同媽媽講，我完

成一切後我會來看望她，當時她還說醫院有佈佳音唱聖誕歌很動聽。

豈料當 29號我趕到醫院去看她的時候，她已經陷入一片昏迷的狀態

了，當時我內心卻不懂後悔、沒有感覺。結果她同樣在兩天後，即

2010年的 1月 3日晚上約十時便安息主懷了。 

 

 

1月 3日是我人生很傷痛難忘的日子，當然除了是母親的離世，其次就

是發生了一年事情在我的身上。那是教會的問題！這件事直到如今我

都不知究竟發生了甚麼？1月 3日當我母親還未離世前，我收到教會的

高層致電給我，說教會剛開完值理會，會中公然去討論我的為人！ 

 

 

教會發生了甚麼事呢？為何要去開會討論我呢？簡單說來，教會有一

對青年人拍拖，女方就在冬令會的第一天，當我去了洗澡時，就在我



的房間，公開地爆了她失蹤教會一段時間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執事男

友與另一名已婚的女執事，懷疑有染，其實箇中誰是誰非，直至我離

開，都沒有經過當時人與執事及同工們一起對話的機會，當時的執事

會更沒有召開會議去處理。後來我才知道就在 28號出營後，29號已由

執事會主席發電郵去值理會的高層，說是我一手搞出一切，這個主席

與兩名當事人都很要好，最後導致我決意請辭不幹，教會卻要我在主

日崇拜後在臺上解釋離職原因，我表示怎能說出原因，他們的意思硬

要我編出一個原因，結果我在臺上說半年內因我的父母相繼離世，我

需要休息了，結果當日差不多老中青幼的人都為我的離去而哭，只有

那七至八個人同不友善的眼光望著我。後來甚至演變成有傳言至跨了

幾個區說我情緒不穩，不適合牧會，我為之好氣結！當我要離職時，

值理會的主席竟由好欣賞我轉為對我說，「你有甚麼好？你這樣離去

好危險的！」我反問自己，我真的不好？開了一個有廿幾人的青少年

團契，面談人次曾一月達致 40幾，做了很多生命的工作努力教主日

學、講道、牧養，每月都結下福音果子，有病沒請假，母親在醫院也

先完成佈道會的工作，冬令會的工作，結果我是有那樣好？整個事

件，好們說是那姊妹求愛不遂推砌出來，她也被傷害。我身為女傳道

人從無同執事、當時人及同工去一起對談過，甚至可以說不知到底是

出甚麼的問題。結果就在一月三日我媽病逝前，教會正在處理我而非

商討那三位當事人，說我在冬令會不知說了甚麼，此事令我極之憤怒

與傷心。 

 

 

那時我真的救助無門，這間教會甚至先發制人通知我的神學院，幸好

老師相信我。我記得我谷到有一次在往同學聚會的途中，好嚴重！我

由大圍可以喊到去了富山都在痛哭流淚，那種激氣無法止住眼湊。到

了同學牧會的教會仍未止，那次是一位同學慶祝生日，在切蛋糕時我

仍在流淚，那些同學都不懂安慰的，因為他們都不懂輔導。我內心的

恨與苦無法釋放，於是我之後我好憎那些傷害我的人，想起都好憎

恨。 

 

 

所以一直覺得我的傷害是這間教會的這些人，然而一年零七個月後，

拉法基金卻使我知道了另一個我一直不知的問題。原來我的手機一直

存一段片，是一位姊妹探病時用手機錄影了母親在病床上訪問的片



段，然而一年零七個月都未曾看過。曾一次因遺失了手機線，無法將

短片從手機中取出，結果當要換電話時，我對電話商說內有重要的短

片，於是工作員將片從舊的手機轉至新手機中。然而竟我一直沒有睇

過，每次只看一兩秒便關掉它了。內心只是常說沒有時間遲些看吧。 

 

 

 

 

參加了情緒四重奏的課程後，我初學會辨識我屬於是一個「壞的

我」。擁有真正的適應性原始的情緒：是傷痛；而其遮蓋在裡面沒顯

露的卻是，我的非適應性原始性情緒：是羞愧；我運用的輔助性情緒

是：憤怒。可以這樣說吧，教會事件的傷害，令我很憤怒，當然我會

認為為何一間教會的高層可以如此處事，藉得憤怒，及後我想清，當

中為何我會哭？當中的底層是我常對自己及對別人說的，就是很醜，

相信沒甚麼剛畢業的牧者，會失敗到像我一般，只幹了四個月便要走

人。原來那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羞愧與侮辱。 

 

 

事件中的男女主角仍有拍拖，男方的女友死也要轉了我現任的教會聚

會，我勸她到別的教會吧，不要再搞擾我了，她卻不肯，亦不能返回

舊教會再見那位姊妹。男主角卻仍作留在原有的教會，我的內心一直

想他們分手，因為弄得我如施地步的這兩個主角，一直沒對我說過甚

麼，後來五月左右男的已打我的手機說了一句「對唔住！」我要求正

面了解，他卻說唔想。我根本無機會對話，所以我好憎這一間教會。

無數的人連同我自己都明白，作為一個牧者為何會有不原諒的憎恨？

自從自己找出自己為何一直嬲，啊原來那是羞愧啊！可以說是一種發

現與釋懷，「啊！有人明白我了的感覺」。 

 

 

所以當在祈禱中運用所教導的鐘擺方式，意思是自己找一個安全地

帶，想像一個好舒暢的地方，同時又要想像出一個好憎的情景時，我

腦海立刻出現舊教會的三個人，那些感覺是一望見他們仍存有好大的

恨意。 



 

 

記得一次邀請主耶穌來醫治時，組長就請我們想出一件要同耶穌訴說

的事情，我立刻又想起這三個人來。那一次我真的有同耶穌傾談，但

卻記不起耶穌對我說了甚麼。印象好深刻的卻是我是主動先在禱告中

告辭的，因為我心中有一個自己的聲音，當時半個月後我即將有四日

三夜的個人退修，我想那時才徹底去處理一下。現在回想我是一年零

七個月都是逃避。「壞的我」最常用的防衛就是否認，此刻甚至是逃

避。 

 

 

前面說過我最難過的一天，就是 2009年 1月 3日，大家還記得我說過

那一天，同一個晚上教會竟然不是處理有問題的執事，卻變成討論

我；亦在同一個晚上我母親離開世界。這個同一天所發生的兩件極相

關連的事，我內心最大的傷害卻不是教會的誣陷我的事件，反而是母

親的離世。 

 

 

我說拉法基金的情緒治療令我產生震撼，就是我發現我一直不明白與

不知道，好像真相大白了的感覺。我真正的釋放是在課堂的最後一

天，那天是 7月 24日的晚上。組長邀請我們用 empty chair的輔導方法

去處理，我本身都修讀緊教牧輔導，同會友我亦做過，親身去經歷當

然是首次。 

 

 

聖靈真的有帶領，好記得當時組長說選定一件事好好去處理一下，當

然我心中有感忽然叫了出來：「我要同亞媽去講。」當我一這樣回應

之後，內心那股傷心即時湧現，有一種強烈的驚慌，甚至坐在我對面

的組員，竟然說第一個由我吧，看見我應該可以了，她也感覺到我的

情緒湧現了，於是祈禱後就由我開始接受這樣的治療。 

 

 



當時我清楚記得好良久不能叫出亞媽，聲音好像去到喉嚨頂便好困難

要吐出來，好辛苦呀！我用紙巾雙手掩面痛哭，哭得山洪暴發般。一

句衝出來的話竟是： 「對不起，在你有病時，我唔知道你會走，否則

我唔會顧住事奉咁少去睇你！」 

 

 

這一年零七個月，我從不承認自己判斷錯誤了，為個一個女兒會掛著

或是看重事奉過於在病床上的媽媽，現在我明白一個「壞的我」，甚

至是一個八號仔性格，是會過度工作，我的復原就是要工作。很重易

會高估了自己。要我正視「對不起」，對於壞的我及八號型是很要面

子，好難說出來。我能夠衝口而出，就是我長久的抑壓，而經過課堂

及連串的小組祈禱，掀開了同一天的傷害，教會的事件被主醫治後，

這個更大的傷害，就不用再被抑壓了，所以我可以一開始就說出了

「對不起」！ 

 

 

過程中我一共如此哭訴說出以下的說話： 

1. 對不起，在你有病時，我唔知道你會走，否則我唔會顧住事奉咁少

去睇你！ 

2. 我想同你講，我好憎你鬧我死八婆，我覺得好醜，我幾十歲仍比你

鬧我死八婆。你鬧我死八婆之後，我甚少…應該講我好介意，甚至後

來你同我講對唔住，我都一直介意。 

3. 我向耶穌承認我判斷錯誤，事奉不應該如此的，我應該請病假，我

應該不去冬令會而去醫院。 

4. 你好偏心，甚麼事都說家姐好，無論我如何做都是我不好，但我承

諾會看顧同母異父的家姐，我現在確係做緊了。 

5. 你的孫女已信了主，已返緊我的教會了，我亦做緊了。 

6. 我再食唔到你煮的餸菜，你知否我有時會去吃碗綠豆沙，是為了紀

念一下你。 

7. 你常說好可憐，但係仔又是我，女又是我喇。 



 

 

我發現原來我接受不了母親鬧我「死八婆」，我十年來的憤怒其實是

感到羞恥與被侮辱。所以我之後一直與她的感覺抽離，當然還有很多

單親家庭帶來的傷害與傷痛，當中涉及的都是羞愧的感覺，時間未夠

分享了。然而奇妙地當我說了我一直介意她當天鬧我時，我隨即懂得

承認自己在事奉上是判斷錯誤了，高估了自己了。 

 

 

當組長再說會否再同耶穌傾一下時，我表示三天後我會去退修，我再

在那兒同耶穌談吧！其實在二月我已預定了 28-31/7這四日三夜要個人

退省中去處理自己。當然後來在長洲的這幾天中，我真的去處理，29

號的早上我祈禱，先以呼吸放鬆配合，我向主認罪，忽然我的全身感

到真實的熱，好熱！因為 Dr Kot不在，我都不明白為何感覺灼熱，好

真實的熱。然後聽到「十字架、十字架」的詩歌，有經文說「你是我

的」，看見我同主坐在海邊，一同望著大海，更感覺耶穌抱著我。祂

說「因我看你為尊為寶，又因我愛你。」 

 

 

當祈完禱半小時後，大約 12點左右，奇妙的事發生了，我在床邊拿起

手機，進入短片的部份，我終於看畢六分鐘的母親被探病時訪問的短

片，之前我仍沒想過要去看，那刻我不單去看母親的樣子，更聽見她

的聲音，很舒服的感覺。沒有流淚，沒有激動，我才知道那次的 empty 

chair 的釋放真的釋放了，我未完的耶穌部份，在退修時完成了，而且

我在祈禱中再仔細去想那間教會的每個好憎的人，沒有畫面了，因為

原來在之前的小組祈禱活動中，雖然我記不起耶穌那時對我說了甚

麼，只記得我先告辭，然而卻已經早被醫治了，現在再想起事件，沒

有了憤怒的感覺了。 

 

四日三夜的退修中，每當呼吸放鬆我都感到肩膀酸痛，而這種崩梗的

酸痛我一直看為工作事奉的勞累。然而好奇妙當我看罷母親的短片的

同時，又知道教會事件的影響已放下時，在最後離營那天的早上，當



我再呼吸祈禱時，忽然不再感覺崩梗疼痛了，完全沒有感覺，是一種

自由釋放的感覺，此後的靈修美好！ 

 


